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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清代小说中妒悍题材屡见不鲜，说明妇女妒悍已成为当时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既呈现出类

型化与普遍化特征，也受到当时男权社会的谴责与规训，主要由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晚明以来的尚情观念及清代

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所促成；不仅细致而深刻地表现了男女两性向往与追求家庭和睦的民间文化心理，也充分暴

露了妒悍与反妒悍非但难以解决一夫多妻制导致的家庭婚姻问题，反而使妒悍现象层出而不穷，经久而未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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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代小说中，妒悍题材屡见不鲜，引人注目。
小说往往以男性视角，历数妒妇悍妻的种种恶行，并
试图用各式手段竭力治悍疗妒，使她们重修妇德，以
维护男权文化的正统地位。实际上，小说可以观［１］。
这类小说中所展现的妒悍现象，作为特定文化背景
下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细致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
社会的民间文化心理及家庭婚姻问题。

一

翻阅清代小说，发现妒妇悍妻形象频频出现，这
无疑说明妒悍已成为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
引起了文人的极大关注。而在诸多妒悍题材的小说
中，不仅集中展现了清代妒悍现象的类型化与普遍
化特征，也表现了当时男权社会对于妒悍现象的谴
责与规训。
就清代小说所塑造的妒妇悍妻而言，其表现主

要是因惧怕或痛恨丈夫娶妾或外遇而生妒，并以百

般虐待丈夫及小妾的强悍方式发泄私妒。如西周生
《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发现丈夫狄希陈与妓女孙
兰姬有染，举起右手“往狄希陈左边腮颊尽力一掌，
打了呼饼似的一个焌紫带青的伤痕，又将左手在狄
希陈脖子上一叉，把狄希陈仰面朝天，叉了个‘东床
坦腹’”［２］６７０，后来还用棒打、针扎、钳拧、烟熏、炮烙、
监禁等残酷手段殴打丈夫，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静
恬主人《疗妒缘》中的秦氏刚听老亲建议丈夫“娶一
妾，早生儿子”，就将丈夫“拘禁房中，一步不容稍离，
连乡试都不肯放他去”［３］第一回。李渔《连城璧》卷七
《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以下简称《妒
妻》）中孝廉穆子大的妻子淳于氏“年过四十而无子，
不容丈夫娶妾”，当丈夫初表娶妾心迹时，即对其罚
跪暴打；后来在族人邻里的压力之下，淳于氏勉强同
意丈夫娶妾，却对丈夫与小妾百般折磨，先使他们不
得独处，后又打得“皮破血流”，惨不忍睹［４］。蒲松龄
《聊斋志异·邵女》中的金氏，对丈夫先后娶回的小
妾百般凌辱：第一个“金暴遇之，经岁而死”；第二个
“不堪其虐，自经死”；第三个则先鞭打，再以“烧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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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毁其容，又“以针刺胁下二十余下”［５］２８２－２８５。再
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二）》记载：“有
李太学妻，恒虐其妾，怒辄褫下衣鞭之，殆无虚
日。”［６］１４ 诸如此类因娶妾而妒悍的现象，在清代小
说中不胜枚举，呈现一种类型化的特征。
同时，清代表现妒悍现象的小说中，还一再提及

此类现象在当时并非个案，而是随处可见，极具普遍
性。如环碧主人在《醒世姻缘传·弁语》中道：“虽天
下也不尽然，举世间到处都有。”［２］２ 蒲松龄在《聊斋
志异》中也说道：“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
九。”［５］２７５“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５］１１１－１１２ 纪昀《阅
微草堂笔记》又道：“夫妻妾同居，隐忍相安者，十或
一焉；欢然相得者，千百或一焉。”［６］５４ 又如艾衲居士
《豆棚闲话》第一则《介之推火封妒妇》（以下简称《介
之推》）开篇即指出：“摇着扇子，乘着凉风。……男
人便说人家内眷，某老娘贤，某大娘妒，大分说贤的
少，说妒的多；那女人便说人家丈夫，某官人好，某汉
子不好，大分爱丈夫的少，妒丈夫的多。可见‘妒’之
一字，男男女女日日在口里提起、心里转动。”接着又
说：“即在下今年已及五旬年纪，宁可做个鳏夫，不敢
娶个婆子。实实在江湖上看见许多，人头上说将来
又听得许多，一处有一处的厉害，一人有一人的狠
毒。”［７］２－３ 作者将展现妒悍现象的内容置于首篇，并
指出这已成为普通百姓聚众闲聊的主要话题，且给
男性带来了诸多困扰和恐慌，足以说明该现象已是
十分普遍而严重的社会现象。
然而，面对层出不穷的妒悍现象，男性社会并非

只是困惑，更多的则表现为强烈谴责和竭力规训。
具体说来，以清代妒悍小说作者为代表的男性，首先
即对妒悍现象进行了强烈谴责。如静恬主人说道：
“若是娶着一个妒妇，时刻提防丈夫，凡行动举止，都
着猜疑，还要诟谇之声，彻于户外，使做丈夫的一刻
不能安稳，不如无妻的人，反得逍遥自在。……所以
有妒妇的人家，往往至于斩宗绝嗣。”［３］第一回 对妒妇
悍妻的嫌恶之情，不言自明。艾衲居士也说：“《闲
话》第一则就把‘妒’字阐发，须知不是左袒妇人，为
他增焰也。妒可名津，美妇易貌；郁结成块，后宫参
差。此一种可鄙可恶景象，缕缕言之，人人切齿伤
心，犹之经史中‘内君子，外小人’。”［７］２ 对妒妇悍妻
的谴责，亦溢于言表。再如李渔小说中写道，淳于氏
因反对丈夫娶妾而咒骂拷打穆子大，“正骂到发兴之
处，不想上百个男子一齐拥上门来，一个一拳，就把

两扇大门捶得粉碎。一齐叫喊道：‘妒妇在那里？快
走出来！’”并扬言“要打死你这狗妇。”［４］作者让上百
男子气势汹汹地公开谴责淳于氏，已不仅是小说中
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讨妒运动，更表现出以他为代表
的男性社会对当时妒悍现象的集体谴责与声讨。
此外，男性社会还竭尽全力对妒妇悍妻进行惩

戒与规训，以期她们重修妇德。清代小说中提及的
惩戒规训妒悍的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有两种。
一是编纂故事教化，如《介之推》中提及：“曾有一个
好事的人，把古来的妒妇心肠并近日间见的妒妇实
迹备悉纂成一册《妒鉴》，刻了书本，四处流传。初意
不过要这些男子看在眼里，也好防备一番；又要女人
看在肚里，也好惩创一番。男男女女好过日子。这
个功德却比唐僧往西天取来的圣经还增十分好

处。”［７］２ 其实，妒悍题材的小说本身也是以教化为目
的的，如静恬主人在小说最后直言不讳地说：“这部
书全劝妇人当明大义，不可任一己之性。……奉劝
世间妇女看此书者，当以秦氏、许氏为鉴，切勿任性
不明大义为幸。”［３］二是暴力手段威逼，如《妒妇》中
的费隐公续娶的新妻本是有名的妒妇，进门后因嫉
妒姬妾而遭受丈夫的冷暴力，最终被降服；而妒妇淳
于氏也是先屈于众人的暴力声讨同意丈夫纳妾，后
又迫于费隐公替丈夫设计的冷暴力而妻妾和睦相

处。实际上，这种暴力的疗妒治悍手段，在清代男性
社会中被普遍认可并极力宣扬。如陈元龙即曾编纂
《妒律》［８］，提出用笞、杖、徙、流等各式残忍的刑法惩
治妒妇，以维护男权文化的正统地位。由此可见，清
代妒悍与反妒悍的较量已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二

妒悍现象古已有之，如宋代文人苏东坡就曾写
诗嘲讽他的朋友陈季常之妻柳氏妒悍：“忽闻河东狮
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９］４４７－４４８ 但当时的妒悍现象
只是某个孤立的存在，尚未成为普遍而严重的社会
问题。那么，清代社会又缘何而妒悍现象频现呢？
笔者以为，既有表层的制度原因，更有深层的观念与
经济的原因。
首先，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是直接根源。清朝

政府倡导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如《大清律例》
明确规定：“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
异。归宗。”“凡逐已入赘婿嫁女，或再招婿者，杖一

０２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百，……其妇断付前夫，出居完聚。”［１０］２０６ 虽然出于
延续子嗣的考虑，也容许“四十无子”的男性可以娶
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男子娶妾现象并不限于年
过四十而无子者。很多男子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寻找各种理由纳妾，并将之视为天经地义，所以男子
娶妾尤其是仕宦男子娶妾的现象在清代依然异常普

遍。如《醒世姻缘传》中的晁源在娶了计氏之后，又
“收用了一个丫头，过了两日，嫌不好，弃掉了。又使
了六十两银子，娶了一个辽东指挥的女儿为妾，又嫌
她不会奉承，又渐渐厌倦了”［２］９，最后又花了八百两
银子娶了珍哥。又如《红楼梦》中的贾琏在娶了王熙
凤之后，又收了平儿，并偷娶了尤二姐［１１］。殊不知，
性爱本身是具有排他性的［１２］９５，这直接导致女性对
一夫多妻婚姻制度的怀疑甚至反抗。如《疗妒缘》中
的秦氏曾说：“一夫一妻，人伦之当，小老婆岂有好
的？……坏人心术，离人骨肉。”［３］第一回显然，面对千
百年来形成的这一将男性幸福建立在牺牲女性基础

上的婚姻制度，清代女性已出现心理上的极度不平
衡。但既无话语权，更无决策权的现实处境，决定她
们根本无力改变婚姻制度，也不可能在其他社会领
域与男性一决雌雄。于是，很多女性由于害怕失宠
受冷落，而选择以妒悍为保全之道。她们无奈地以
殴夫虐妾的畸形而罪恶的极端方式对男权主义进行

限制，以一种人性扭曲的状态对一夫多妻婚姻制度
予以反抗。
其次，晚明以来的尚情观念助长了女性的妒悍

心理。晚明以来，在思想领域“心学”解放思潮的影
响下，文学领域兴起一种尚情观念，这也深深地影响
了世人对情感的追求［１３］。毋庸置疑，这种尚情观念
势必会影响到清人，因为任何思想绝不会因朝代更
替而衰减或消失。事实也正是如此，尚情观念对清
人的影响可谓深远，尤其对女性的影响。清代女性
更加关注自身情感，更加崇尚对情感的主动追求，并
往往由爱生痴。如李渔《连城璧》中《寡妇设计赘新
郎，众美齐心夺才子》讲述的女性主动追求爱情婚姻
的故事。五位女子因为爱慕吕哉生的色相俊美，义
无反顾地打起争夺战，甚至为此不择手段。这种两
性关系看似反常，实则表现了尚情观念对于清代女
性为情痴迷的助长。俗话说：“男子痴，一时迷；女子
痴，没药医。”因此，尚情观念支配下的清代女性对丈
夫的独占欲也显得更为强烈，她们不能容忍丈夫移
情别恋，更无法接受丈夫娶妾藏娇，于是想尽办法极

力防止丈夫偷香窃玉。如《疗妒缘》中的秦氏为了杜
绝后患，“不但赠嫁丫鬟不要，一嫁过门，见住家俊婢
不少，想公婆去世后，丈夫与这些丫头日夜同处，岂
能无染？……就与丈夫吵闹，立逼将一众丫鬟尽行
卖去。”［３］第一回为了防微杜渐，便以一种近乎赶尽杀
绝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心目中的情爱，清代女性对情
爱的独占欲可想而知。预防阶段尚且如此，那么在
丈夫真正收房娶妾之后，想方设法以种种残忍手段
发泄内心私愤，不惜让自己背上妒妇悍妻的恶名，也
就不足为奇。
最后，清代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为其妒悍奠定

了基础。在清代，虽然男性依然对家庭财产拥有法
律权力，并在家庭经济中享有权威，但是许多女性作
为家庭事务的实际管理者，已经拥有充分的机会掌
控家庭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财富意识逐渐
觉醒，开始关注财物的社会作用，也相应地产生了心
理变化，试图以金钱为助力来控制丈夫，以此巩固自
身的家庭地位。如《疗妒缘》中的秦氏完全掌控着家
庭经济大权，“房中所有金银首饰，衣服物件，都有细
账，在房中橱内，一到家就要查明收拾。外边账目，
各有家人经营，亦须不时查察”［３］第三回。正因为她在
家中的经济地位，才可能对丈夫百般管束，甚至限制
丈夫的人身自由。又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因为
经济大权的掌握，不仅增加了她对整个家族的掌控
权，更强化了她对丈夫贾琏的控制权，以至于打平
儿，打鲍二家的，甚至逼迫尤二姐吞金自尽。如果这
些女性在家庭中没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当她们面对
一夫多妻的社会现实时，大概只能无奈地“一哭二闹
三上吊”，又怎么可能成为殴夫虐妾的妒妇悍妻？不
妨以《醒世姻缘传》中计氏的事例为证：当初计家比
较富裕，计氏嫁到尚且贫寒的晁家时，父亲为其赠送
了颇为不菲的妆奁和一顷田地，她便依仗家世财富
掌管家务，钳制丈夫，“发威作势，开口就骂，起手即
打”；而后来公公做了知县，夫家的经济状况得以改
变，丈夫便接二连三收房纳妾，“计氏也只待‘张天师
抄了手———没法可使’了”［２］８－９，不仅落到被抛弃的
凄惨境地，最终还选择了上吊自尽。所以说，女性经
济地位的提高为其妒悍提供了十足的底气。

三

清代小说中所展现的大量妒悍现象，在真实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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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时社会日常家庭生活的同时，也细致而深刻地
表现了当时的民间文化心理，并暴露了一夫多妻制
导致的家庭婚姻问题难以调和。
一方面，清代妒悍现象表露了妇女追求家庭和

睦的普通民间文化心理。清代妒悍题材小说的创作
模式其实很简单，不外乎妒悍与反妒悍。但小说文
本在展现这一针锋相对的矛盾时，也表露了当时社
会普遍的民间文化心理，即对家庭和睦的强烈向往
与追求。简单地说，女性妒悍与男性反妒悍的终极
目标并无二致，均为营造和睦的家庭氛围。就女性
妒悍来说，她们令人发指的极端变态行为除了捍卫
自身权利，更是以此竭力维护家庭和睦。如《疗妒
缘》中淑贞劝诫嫂子赶走兄长的姬妾：“你便真心待
他（妾），他却假意奉你，一有不合，必至夫妻反目，妻
妾争风。”［３］第一回一语道破女性追求家庭和睦的真实
目的。又如《妒妇》中穆子大娶妾后第一次与淳于氏
见面，“不觉死滴眼泪一起流下腮来，背了新人暗暗
的哭了一会。哭到后面，知道掩饰不来，索性搂做一
团，号号咷咷哭个尽兴。这是什么原故？只因他夫
妻两口做亲二十余年，不曾相骂一场，不曾分宿一
夜”［４］。如果不是穆子大娶妾，他与淳于氏也堪称家
庭和睦，夫妻恩爱。然而穆子大娶妾后，原有的和睦
氛围化为乌有，继之而起的是淳于氏对丈夫和小妾
的百般虐待，她无非是想以此来赶走小妾，挽回昔日
的家庭和睦。
而就男性反妒悍来说，除了维护男权地位，更主

要的也是希冀营造一夫多妻制下的家庭和睦。男性
对于家庭和睦的向往，小说中多有提及。如《醒世姻
缘传》作者在“引起”即将家庭和睦作为成就“孟子三
乐”的前提条件，不仅对此予以肯定，还表现出羡慕
之情：“只见某人的妻子善会持家，孝顺翁姑，敬待夫
子，和睦妯娌，诸凡处事，井井有条。这等夫妻乃是
前世中或是同心合意的朋友，或是恩爱相合的知己，
或是义侠来报我之恩，或是负逋来偿我之债，或前生
原是夫妻，或异世本来兄弟。这等匹偶将来，这叫做
好姻缘，自然恩情美满，妻淑夫贤，如鱼得水，似漆投
胶。”［２］５ 不仅如此，作者还借薛素姐的父亲薛教授之
口道：“第一要夫妻和睦，……做丈夫的十分宠爱，那
做女人的拿出十分的敬重，两相好合，这等夫妻便是
终身到老，再没有那参商的事体。”［２］５６９ 又如《妒妇》
开头亦写到：“世间惧内的男子，动不动怨天恨地，说
氤氲使者配合不均，强硬的丈夫偏把柔弱的妻子配

他；像我这等温柔软款、没有性气的人，正该配个柔
弱的妻子，我也不敢犯上，他也不忍陵下，做个上和
下睦，妇唱夫随，冠冠冕冕的过他一世，有甚么不
妙？”［４］这虽是替惧内男子表露心声，却无不流露出
男性对“上和下睦，妇唱夫随”的家庭和睦的向往。
由此可见，男女两性都向往家庭和睦，且试图以自己
的方式努力追求，尽管殊途却渴望同归。
另一方面，清代妒悍现象也突显了妒悍与反妒

悍对一夫多妻导致的家庭婚姻问题难以调和。从上
述妒悍现象不难发现，男女两性在传统婚姻制度上
的博弈已是清代异常突出的家庭婚姻问题，但单纯
的妒悍与反妒悍显然对此难以调和。就女性的妒悍
而言，面对传统一夫多妻制给她们带来的安全感的
缺失，恐惧与怨恨心理使不少善良的女性沦为妒妇
悍妻，以扭曲心理与人格为代价将自己的不满与反
抗表达出来。但不幸的是，她们无奈的抗争非但没
有解决问题，往往适得其反。如《醒世姻缘传》中薛
教授所说：“无奈的做大的容不得人，终日里把那妾
来打骂，再也没个休止。……既是象了凶神，汉子自
然回避；大的屋里没了投奔，自然投奔到小的屋里去
了。大的见他往小的屋里去了，越发的日远日疏；小
的见他不往大的屋里去，越发日亲日近。那做丈夫
的先时还是赌气，中间也还是自己不安，后来老羞变
成了怒，习为当得的一般。若做大老婆的再往前赶，
越发成了寇仇。”［２］５６９ 可见，妒妇悍妻的殴夫行径更
让男性拒其于千里之外，虐妾行为也只是对更为弱
小者的无情伤害，并未能从妒悍中提高幸福指数，最
终获得的不过是心灵创伤的无爱荒凉境地，非但未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使得一夫多
妻的家庭婚姻问题更为突出。
而就男性的反妒悍而言，妒妇现象的出现，不仅

让他们权利受限、威风丧尽，而且对传统一妻多妾的
婚姻制度乃至男强女弱的社会秩序造成极大威胁，
这显然是男权社会所无法容忍的事情。因此对妒悍
现象进行谴责甚至惩戒，以挽回颜面、夺回权威，也
就成了男权社会的共识。而遗憾的是，男性社会对
妒妇悍妻的种种惩戒与规训，收效甚微。如沈起凤
曾作《泥金带》，旨在为天下悍妇惩妒，孰料“登唱一
场，座上男子无不变色却走。盖悍妇之妒未惩，而懦
夫之胆先落矣”［１４］３８。又如《介之推》中写道：“那晓
得妇人一经看过，反道‘妒’之一字从古流传，应该有
的。竟把那《妒鉴》上事迹看得平平常常，各人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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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出一番意见，做得新新奇奇，又要那人在正本
《妒鉴》之后刻一本‘补遗’、二集、三集，乃在妇道中
称个表表豪杰，才畅快他的意思哩！”［７］３ 显然，男性
并未能真正探求妒悍现象产生的根源，他们忽略了
制度的不合理及男性自身存在的问题，而顽固地坚
持男性传统的家庭权力，将妒悍的原因单方面地归
结于女性，并一厢情愿地做着疗妒美梦。殊不知这
些方式非但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反倒暴露了男权文

化的外强中干，妒悍现象也因此越演愈烈。所以说，
在这场以妒悍与反妒悍为主的家庭婚姻问题的博弈

中，男女两性都是受害者，没有最终的赢家。女性的
妒悍导致男性的谴责与惩戒，而男性的一味惩戒又
导致女性变本加厉的妒悍，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也正因为此，妒悍现象在清代社会层出而不穷，经久
而未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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